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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厚土——中国农民走上联合国讲台

“一介布衣，心系环保，八百万亩污染土地，在他

手下重获生机；身为农民，潜心科研，创新研发肥料

减量和除草剂副作用防控技术；他是登上联合国演

讲席的中国农民，他用二十年执着，诠释对土地的深

情厚爱。”

2015 年 1 月 25 日，党永富赴京参加 2014 年度中国

“三农人物”颁奖典礼。这是给他的颁奖词。

党永富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表示，大气污染能看得

见，水污染能看得见，土壤污染我们看不见，容易被大

家忽视，让社会关注土壤对化肥、农药产生的耐肥性和

耐药性，呼吁全社会两减一控，减少化肥与农药的使用

量，控制污染，让全社会更加重视土壤污染治理工作。

此前半年，党永富忙碌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国际舞

台上，发表演讲、探讨交流，与世界分享他在土壤污染

治理和肥料减量技术方面的经验，向世界推广中国肥

料减量与土壤污染治理技术。

2014年 7月，美国纽约，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

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等国际机构主办的“可持续发

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举行。作为中国农业生物领

域的代表，党永富应邀作专题发言，成为第一个走上联

合国讲坛的中国农民。会上，党永富呼吁全世界开展

肥料减量控制污染！拯救被化肥污染的耕地已刻不容

缓！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组织的高级别专家在会议期

间，对党永富研发的肥料减量、除草剂副作用防控与土

壤污染治理技术进行了鉴定推广，为他在土壤治理方

面的成功实践激动不已。

8 月，党永富在印尼巴厘岛“第六届联合国文明全

球论坛”上作大会发言。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盛赞他

是第一位在联合国推动土壤污染与生态治理的人：“有

了党先生的加入，世界生态污染治理将向前迈进一大

步！”联合国第 68 届大会主席约翰·威廉·阿什，联合国

第 66届大会主席、文明联盟高级代表纳西尔·阿卜杜勒

阿齐兹·纳赛尔也对他从事的土壤污染治理工作给予

特别关注和肯定。

9 月，党永富赴斯里兰卡科伦坡，应邀参加第七届

亚洲政党国际会议。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为党永

富签名留念，称赞他是世界农民的杰出代表。

2015年是国际土壤年，在党永富等专家建议下，国

际组织起草了“土壤保护 23 条”，就土壤保护的科学常

识作出提示。

为什么国际社会对党永富和他研发的土壤污染治

理技术如此看重？专家认为，这是因为在全球污染日

益加剧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危机感

日益增强。粮食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如何保障全球粮

食安全，土壤的污染治理和可持续生产能力尤为重要。

2014年 4月，国家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

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我国土壤环境

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

环境质量堪忧，近两成耕地受到污染。

现实比统计数字更刺痛人心，一些地方已经出现

因除草剂过度使用造成无法耕种的“癌症田”。种粮农

民无奈的眼神，深深地烙在党永富的心里。

截至目前，党永富已开展公益性无偿救助显性药害

面积 800多万亩次，2005年至 2012年累计为农民挽回损

失200多亿元；累计推广预防隐形药害8000多万亩次，帮

助农民从当初的种地赔钱，实现了种地赚钱；研发肥料减

量技术，也为种粮农民带来更多的收获。经全国 120多

位专家联合测试，奈安 1号除草剂副作用防控与土壤污

染治理技术，不但能治理因除草剂残留引起的“癌症田”

改茬问题，还能有效缩短除草剂对农作物的抑制期，从

7—15 天缩短到 2—3 天，有效提高农作物产量 10%以

上。我国除草剂使用面积已经超过15亿亩次，如果全部

采用奈安技术，每亩增产100斤，每年可为我国新增粮食

1500亿斤，可解决3.75亿人一年的口粮。

奈安 3号肥料减量技术，经农业部 2012—2013年大

面积实验与推广，平均实现肥料减量 30%左右。如果在

全国推广，每年可实现肥料减量 1950万吨，可有限控制

肥料对大气、水、土壤的污染。

党永富因此被业界誉为“揭开除草剂‘伤疤’第一

人”“农资次生灾害防控第一人”“农业安全工程系统建

设第一人”“中国治土第一人”“国家农药残留降解国际

专利战略研究首席专家”。

鉴于党永富取得的优异成绩，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和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近日专门发出文

件，建议广泛宣传学习他的先进事迹，促进土壤污染与

生态治理技术的推广，为改善我国土壤状况和生态环

境作出积极贡献。

这个昔日的农家孩子，为什么像敬畏生命一样敬

畏土地和粮食？他又是如何一步步撬开科学大门，走

出一条科技富农之路的呢？

梦想萌芽——除草剂副作用怎么解决

广袤的豫东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古老的农

耕文明在这里诞生、绵延、成熟。

1966 年，党永富就出生在豫东平原商水县的一个

农民家庭。父亲过早离世，党永富初中没读完就辍学

回家。十几岁的他开始像大人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

整日在田间劳作。但短时间的求学经历让他明白了知

识的重要，坚定了对科学的信仰。

1988 年，在西安的亲戚给他带回来两包除草剂。

这对党永富来说，无疑是个福音。有了这个“好东西”，

就不用顶着骄阳弯腰勾头在地里锄草了！

欢喜之余，他又隐隐地觉得不妥——能杀死杂草

的除草剂对庄稼没有一点害处吗？坚信科学的他决定

亲自做一下实验。

一亩二分的自留地被他分成相等的两块，一块靠人

工除草，一块使用除草剂。结果，他发现打了除草剂的小

麦，颜色泛黄，返青也晚。小麦收获后，使用除草剂的地

块少打了六七十斤。“如果全国的土地都使用除草剂，不

就会造成大面积减产吗？”想到这里，党永富心头一惊，觉

得这件事非同小可。他决定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那个年代，对于中国广大农民来说，连除草剂都是

个新鲜事物，寻找破解除草剂副作用的方法，普通人更

是想都没想过。党永富四处求教，也没有得到什么有

价值的东西。

别人帮不上忙，就自己钻研。他尝试用氨水、绿豆

水、大蒜水、中药水等多种方法解决除草剂副作用。妻

子邱银芝回忆说：“那个时候他跟着了魔一样，家里炖

了肉汤，都想洒到地里看效果！”

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党永富买来一大堆专业书籍

攻读，历经数年，他终于对农药、除草剂的作用原理有

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一波三折——筚路蓝缕寻梦路

与商水县相邻的西华县，耕桑耘梓，相传女娲曾在

此炼石补天。1995年，党永富拿着贷来的 5000元钱，在

西华县租赁一个废弃的养鸡场，创立化工厂，也要在那

里炼出他修复土地的“七彩石”，消除土壤中的有害物

质，在无毒副作用的情况下实现粮食增产！

1997 年冬，党永富听说沈阳化工研究院有一位名

叫陈昌的工程师，是医药化工方面的资深专家，可能对

研究治理除草剂危害有帮助。他当即决定前去拜访。

出发前一天，党永富出门贷款筹集经费。饭桌上

被人激将：“喝一杯酒，贷一万元！”酒量不大的他，硬是

一口气喝了十几杯。晚上回家遇到大雾，喝醉的他一

头扎进路边的池塘。从水里爬上来，蹒跚着继续走路，

风一吹，衣服结了冰，像一层硬硬的盔甲罩在身上。

第二天，天还不亮，党永富就起床赶往东北。到了

沈阳已是半夜，迎接党永富的又是零下 30 摄氏度严

寒。更让他感到心寒的是，他满怀希望地去找陈昌时，

却吃了闭门羹。

倔强的党永富却没有因此放弃！他有空就往沈阳

跑，接连去了十五六次。感动于党永富的执着，陈昌告

诉他，研发除草剂副作用治理技术是个大难题，目前还

没有大的突破。他反倒推荐了两款比较成熟的除草剂

项目，保证上马后能挣到钱。

一时没有别的办法，党永富决定去一趟山东，到生

产除草剂的厂家考察。厂家生产经营都很好，但党永

富还是坚决放弃了生产除草剂的打算，因为他看到厂

子污染触目惊心。

反过头来，党永富再一次找到陈昌。陈昌答应将

一套生产技术转让给他。“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党永富想把陈昌请到他的厂子里一起干。但陈昌不愿

意，搪塞说：“去你们那里，你们骗我怎么办？”

党永富再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大皮箱。打开，

是一箱子的钱：“这几十万给您了。您怕受我的骗，您

可以先骗我一回！”说完，扭头走。

几十万元，在当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党永富也

没有这么多钱，大都是借贷的。就是这一颇显豪爽义

气的举动，让陈昌彻底放下疑虑。74 岁高龄的他不顾

家人劝阻，毅然从东北的大城市来到党永富的小厂里，

跟这个追梦的年青人一起热火朝天地干起来。

采购设备、安装机械、购买原料，工厂进行得很顺

利，产品的纯度也在一步步提升。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98 年，工厂尚未步入正

轨，陈昌就因脑溢血突发去世。这对党永富无疑是一

个致命打击。为上生产线，他大量借款；而出于技术保

密的需要，陈昌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技术资料。

料理完陈昌的后事，党永富一个人在他住过的屋

子里思索，偶然发现几张烟盒纸，上面标注着一些数

据。他发现这些数据和财务账目上原料的价钱、用量

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党永富与技术员一起，开始破解烟盒纸上的“密

码”。历经 100 多个日日夜夜，他终于把生产技术成功

复原，并生产出高纯度的产品。

就在这时，他的资金链彻底断裂。因债权人起诉，

法院把刚建起来的生产线查封了。历经 5番寒暑，历尽

千辛万苦，寄托着炼就“七彩石”的梦想和满腔心血，他的

公司不得不宣布破产。这一年，是世纪之交的2000年。

玉汝于成——找到除草剂副作用
防控“金钥匙”

党永富的事业跌到谷底，生活也出现了困难。那

年春节前，妻子生病，翻遍家里，连两元钱都没凑够，只

好靠赊账去诊所拿了点药。

冬去春来，大地渐渐恢复了生机。党永富又一次

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用节衣缩食积攒的钱租借一个

小型反应罐，重新开始实现梦想的征程。

2001年春天，党永富在一次实验中发现，只要配比

得当，他所生产的高纯度医药中间体，在解决除草剂副

作用方面有奇效。苦苦寻觅 13 年后，党永富终于找到

了解决除草剂危害的“金钥匙”！经过调试，他生产出

第一个除草安全添加剂。专家鉴定后发现，添加剂中

含有的奈离子催化酶，在催化降解除草剂残留方面非

常高效，可以有效防控除草剂副作用。

虽然可以确定新产品有效，但对于什么样的作物、

什么样的除草剂分别适用什么样的配方，还需要进一

步的精细化研究。党永富决定带着产品到青海做试

验。一是因为那里土地租金便宜，可以节省成本；二是

他认为，如果在青藏高原上试验成功，就意味着产品功

效基本上不受地理位置和气候的限制。

经过在青海连续 3 年的反复试验，调整配方，终于

生产出了成熟的产品，并利用定向诱导控时技术，将除

草安全添加剂与除草剂一起混用，既不影响除草效果，

又能有效防控除草剂副作用。

经过实验，使用安全添加剂每亩成本不过十几元，

却可以提高粮食单产 10%以上。

这项填补了国内外空白的技术，后来获得了 6项发

明专利。

大显身手——除草安全添加剂征服专家

党永富潜心研究治理除草剂危害的十几年，也正是

中国农民逐渐接受并大量使用除草剂的时期。在除草

剂使用较早的东北，过量使用除草剂的危害开始显现。

作为世界三大黑土区之一，东北素以土壤肥沃著

称。一些农户却发现他们种植的大豆逐年减产，不论

采取施肥、药控，什么办法都不管用。经调查，这都是

除草剂惹的祸，想改茬种其他庄稼，则根本活不了。当

地人把这种田称为“癌症田”。

2006年，党永富的团队找到黑龙江省植保站，表示

想在那里做治理除草剂危害的田间药物实验。植保站

工作人员刚开始不屑一顾：“全球知名的美国公司也在

这里做实验，还没有取得好效果。你们能行？”

软磨硬泡久了，植保站工作人员搬出个“世界难

题”吓唬他们：“做实验，改茬敢不敢？”

“咋不敢？改就改！”

就这样，党永富开始在黑龙江省黑河市一些“癌症

田”里做实验。原来亩产下降到几十斤的大豆田改种

甜菜，采取党永富研发的技术和产品后，土豆顺利萌

发、茁壮生长。当年 8月，甜菜还没到收获季节，绿油油

的叶子和肥硕的根茎就已经“征服”了植保站的专家。

来自黑龙江省植保站、河南省农药检定所、河南省

植保站的专家，对除草安全添加剂的使用效果进行详细

调查后作出鉴定，认为这种生物降解剂能彻底解决除草

剂的药害和残留，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意义重大。

2007 年元月，河南省科技厅委托以中国工程院院

士李俊贤为主任委员的 9位专家，对除草安全添加剂进

行技术成果鉴定。其中一位专家提出异议：“除草剂人

喝了都没事，根本没有副作用，会有什么残留？”

党永富回应：“实验田里是严格按照规定剂量和时

间来使用除草剂的，其危害比较小。可是农民在使用

过程中都会自主加大药量，又不实行休耕，农田里残留

的药剂很多。”

轮到黑龙江省植保站副站长崔长春发言时，他直

截了当：“啥也别说了，事实胜于雄辩，大家去我们那里

亲自看一看，肯定都信了！”

一番唇枪舌剑，专家鉴定委员会终于给出了这样

的鉴定结论：该项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属国际领先技

术，具有巨大的推广价值。

2011 年，黑龙江农垦总局组织开展了以除草剂副

作用防控、残留防控为目标，以除草剂安全添加剂应用

技术为主的大规模联合实验示范。实验以两个科研所

和 18 个农场科技园区为基点，120 名科技人员参加，使

用近 20种除草剂。

实验结论是：所有化学除草剂（包括进口除草剂）

与人工除草相比，都有副作用，全都造成减产。党永

富的除草安全添加剂，既无污染、不影响除草效果，又

有明显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的双重功效，投入产出比

在 1∶10 以上。尤其是甜菜，应用除草安全添加剂后，

不但产量提高，含糖量提高了 1 个百分点，仅此一项，

每公顷甜菜可为糖厂增加收入约 4000 元。

党永富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

视。2008年，该技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证书，开始服务

于“中国农业科技 110”；2009 年，荣获国际专利发明金

奖；2010年，除草安全添加剂被科技部、环保部、商务部

等部委认证为国家重点新产品，开始承担国家发改委

高技术示范工程；2012 年承担工信部高新技术成果转

化工程项目。

他的产品和技术也开始漂洋过海，在新西兰、印度、

朝鲜、乌克兰、印度尼西亚、缅甸、尼日利亚等国试用。

整装再发——拯救被化肥“喂瘦”的土地

党永富的“治土梦”没有就此止步，除了除草剂，他

的目光注视到了另一个造成土壤污染、耕地质量下降

的重要方面——化肥。

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78年，我国农业化肥消耗总

量只有 884万吨，到了 2013年，化肥使用量达到 6500万

吨，平均年增长率 6%。

“我国用全球 9%的耕地和 6%的水资源，养活了全

世界 21%的人口，这是值得我们自豪的。但要注意到我

们同时还使用了超过世界总量 30%的化肥。化肥使用

越来越多，土地却越来越‘瘦’，要想让粮食增产越来越

难。”党永富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担忧。

在前期研究除草添加剂的基础上，他 2008 年发明

出新型肥料减量生物技术和肥料促进剂，并申请了专

利。这项技术通过长效γ-聚谷氨酸的作用，阻隔肥料

固化，激活残留在土壤内的肥料，用以促进农作物后期

生长。以前，种一季作物要施两次肥，如今每亩投入 40

元，可以节约 60斤化肥，并减少一次施肥工作量。

肥料促进剂还具有超强亲水性与保水能力，使作

物能有效地吸收土壤中的磷、钙、镁及微量元素；对土

壤中的酸、碱具有绝佳缓冲能力，可有效平衡土壤酸碱

值，避免长期施用化肥造成的土壤板结，使土壤变得松

软，对土豆、红薯、甜菜等块茎类作物增产特别有效；可

固化有毒重金属；可增强植物抗病及抗逆能力。

2012—2013 年，农业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

织专家在 10 多个省份 30 多个示范区，在小麦、玉米、大

豆、水稻、花生、棉花等作物上做了多项试验，平均实现

肥料减量 30%。

有关专家计算：“按照这一比例和 2013年我国化肥

使用量计算，每年可为我国节省肥料 1950 万吨。而隐

藏在背后的，是节省了生产化肥的煤炭资源，减少了造

成面源污染、空气污染、水污染的排放物。”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

美丽中国。在目前情况下，有效治理土壤污染，是生态文

明建设的应有之义。”党永富认为，控制环境污染，保障食

品安全，从源头做起才能事半功倍。肥料促进剂可以有

效解决因过量施用化肥造成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实现食

品安全的源头控制，推进化学农业向生物农业转变。

如今，党永富已研发生产出安全剂系列、肥料系

列、细胞修复剂、细胞定向调节剂、餐桌食品有害物质

防控系列等五大类产品，从农资次生灾害预防、土壤污

染治理、农作物生长到食品有害物质降解，为食品生态

链的全过程提供安全保障。

坐落在西华县产业集聚区的生产基地，引进了德

国西门子高科技生物发酵生产设备，产品年综合产量

约 3 万吨，可以供应 1.2 亿亩土地使用。占地 30 亩的农

作物实验基地，让人一览绿色安全农作物生长全过程，

实现“安全食品过程控制”。2009 年，企业研发基地入

驻郑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下一步，党永富设想筹建生物产业产学研联盟协

会和具有国际水准的实验室，联合有关科研单位和大

专院校，打造集土壤检测、污染治理、学术研究为一体

的公共平台，制定科学的土壤修复指标及检测体系，使

之成为土壤修复的国际标准。

履职尽责——为子孙后代留一片净土

科幻电影《星级穿越》讲述了地球在沙尘暴肆虐下

粮食逐年减产，人类不得不到外太空另觅生存空间的

故事。党永富则认为，未来地球上的粮食不够吃，不一

定是沙尘暴惹的祸，倒很有可能是因为人类过量使用

化肥、农药，导致耕地质量严重下降带来的。

然而，空气、水是人直接面对的，空气污染、水污染

相对容易引起大家重视。土壤污染，因其不能直观地看

到，不容易引起足够的重视。“世界上已经出现因为过

度使用农药、化肥导致土壤严重破坏，不能再生长庄稼的

先例。”党永富呼吁“土壤污染如果持续下去，将对国家粮

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我们绝不能步其后尘！”

现在，党永富遇到的另一个瓶颈是：使用除草剂副

作用防控和化肥减量技术，一亩地虽然能增收 200 多

元，但与农民打工收益相比，仍然不够有吸引力。目前

从事农活的人多为农村老年人，接受新观念、新技术的

能力有限。而化肥、农药生产商、批发商、零售商已经

形成固化的利益链，都想让农民多使用化肥、农药，本

能地抵制化肥减量和除草剂防治技术。

党永富说：“各级政府都有农技、植保等部门，负责

推广化肥、农药、种子等农资，却没有推广土壤污染治

理技术的部门。但从国家层面来看，治理土壤污染，减

少化肥使用量，是一个关系粮食安全的重要工作。”他

希望国家能完善土壤污染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措施，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净土。

2012 年当选河南省十二届人大代表后，无疑为党

永富的土壤污染治理事业提供了更好的平台。他在河

南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加强农资次生灾

害防控的建议”，得到了河南省农业厅的高度重视，表

示要推动制定农资次生灾害防控发展规划，成立防控

领导小组。

让党永富感到欣慰的是，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也将土壤环境保护列入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

2014年 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土壤污染防治情况专

题调研组在河南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作为土壤污染治

理方面的专家，党永富应邀出席会议，介绍了自己的研

究发明和在土壤污染治理方面取得的成效，并就出台

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提出了意见建议。

2015年初，河南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召开时，制

定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已成人大代表的共识。会议确定

的 74 件议案中，有 5 件都是建议尽快制定河南省土壤

污染防治条例。包括党永富在内，64 人次签名作为议

案提出人。

土壤污染容易，修复起来却很难。“30多年前，政府

开始推广化肥的时候，农民根本不信任这种肥料，有的甚

至把分给自己的化肥偷偷埋到地头。”回忆起亲身经历的

这一幕，党永富对土壤污染治理事业充满了信心和耐心：

“就像当初大家对化肥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一样，现在大家

对治理化肥、农药危害的认识，也会有一个过程，我要坚

持不懈，把这项农业安全事业进行到底！”

美丽乡村——从修复耕地生态开始

党永富的记忆中，儿时生活虽然艰难，但农村环境

很好。曾几何时，清澈的小河，明净的天空，婆娑的大

树，已经成为乡村人的回忆。工业发展、生活改善的同

时，农村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

本应鲜花盛开、百鸟齐鸣的春天，却因为杀虫剂的

过量使用，变得寂静无声，没有鸟，也没有蜜蜂和蝴蝶。

1962年，美国作家雷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

描述的这一景象，在世界范围内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

环境保护运动逐渐成为全世界的共同行动。

在党永富看来，耕地是有生命的，有独特的生态

链。农耕时代，人类用腐熟的人畜粪便、农作物秸秆施肥

反哺土地，耕地里有蚯蚓、虫子等，它们都可以使土地蓬

松、肥沃。耕地上长出庄稼，滋养人类，也为牲畜提供粮

草，这是一个数千年来形成的几近完美的生态链条。

“农药、化肥、薄膜等化工产品的使用，极大地提升

了农产品的产量，养活了更多的人口。但生态循环慢

慢被破坏了。最后，整个城乡生活却从耕地这个地方

断裂了。”

在解决农药、化肥、重金属污染问题上练就一身

“功夫”的党永富，一个改变农村现状、建设美丽乡村的

梦想，在心里渐渐升腾起来。

这个梦想从治理和修复耕地开始。首先利用农药

副作用防控和化肥减量技术，逐渐消除土壤中药物残留，

使化肥使用量减少到目前的 30%左右。在这一环节，党

永富已经进行了实验——建立“过程”农场，利用除草剂

防控、肥料减量、重金属防治、农药残留降解等技术，在农

作物产前、产中、产后对土壤进行处理，经这些生物技术

过程处理后的“过程农产品”，能达到优质有机食品标准。

党永富还借鉴过去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抓好

“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并赋予新意。在农村多养

牲畜，收集人粪尿、牲畜粪便，将腐熟后的人畜粪和秸秆

还田，完善农田设施，推广节水灌溉，实现科学种田，让耕

地恢复“健康”机体，生产出“健康”粮食。他认为这才是

在现代条件下重构的最为完美的农业生态链条。

土壤得到修复、粮食得到保障后，要在农村营造宜

居环境，开展文化修复、道德修复，让几千年来淳朴守信、

尊老爱幼、扶助相邻的传统美德在农村发扬，让爱国爱

乡、遵规守法、敬业奉献的精神文明在农村生根，让老有

所养、幼有所教、病有所医的圣贤追求在农村实现。

党永富说，这就是他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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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河南省人大代表、中国土壤治污第一人党永富

□ 刘亚辉 乔 地

■人物名片

党永富，联合国国际生态生
命科学院通讯院士、中国国际问
题研究基金会生态安全基金管
理委员会副主任、国际生态安全
合作组织生态农业委员会副主
任。国际环境安全一等奖和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三
农人物创新奖获得者，国家农药
残留降解国际专利战略研究首
席专家、高级工程师、河南省十
二届人大代表、河南农业大学兼
职教授。他用 20 多年的实践，
撰写出《土壤污染与生态治理》
专著，为落实我国“十三五”“两
减一控规划”提供了理论教材与
技术支撑。他研究的肥料减量
技术与除草剂副作用防控技术，
每年可使我国在肥料减量 1950
万吨同时，新增粮食 1000亿斤。


